
“文献之邦——江南版本文化

概览”是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

（以下简称“杭州馆”） 的常设展

览，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

好中华版本故事的窗口。在该展览

的“写本时代”单元，展出了一件

北朝敦煌写本 《大般涅槃经》。古

朴的经卷、遒劲的书法，吸引众多

观众驻足欣赏。

《大般涅槃经》 是佛教重要文

献，曾在丝绸之路广泛传播，是

丝路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经丝

绸之路传入中国后，它被译成汉

文和藏文等文字，对中国佛教产

生重要影响，传世版本主要包括

法显版、昙无谶版、慧严版和德

格版等。

《大般涅槃经》 的重要性在敦

煌文献中得到充分体现：敦煌文献

中 共 有 《大 般 涅 槃 经》 3064 号 ，

数量仅次于 《法华经》《大般若波

罗蜜多经》《金刚经》，抄写时代从

公元 5 世纪一直持续到 10 世纪。

杭 州 馆 藏 《大 般 涅 槃 经》 为

残卷，后人为它装裱了卷轴。每

行 17 字 （个 别 为 16 字 或 18 字），

共计 1447 字。所抄内容为北凉昙

无谶译 《大般涅槃经》 卷三十一

的部分文字。昙无谶是南北朝时

期佛教高僧、译经师，出生于公

元 4 世 纪 末 的 中 天 竺 （今 印 度）。

他自幼聪慧、悟性极高，“至年二

十，颂大小乘经二百余万言”，后

辗转西域多地钻研佛学。他翻译

的众多佛教文献传播甚广，直接

推动了北凉佛教的发展，为中外

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在昙无谶所有译经中，历时 8
年、完成于北凉玄始十年 （公元

421 年） 的 《大般涅槃经》 最具影

响力。此经译成后迅速南传，南朝

宋文帝元嘉中期 （约公元 430 年）

已传至建康 （今南京）。其后流传

范围不断扩大，对中国佛教的发展

产生深远影响。

自 西 汉 张 骞 “ 凿 空 ” 西 域 以

来，陆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中国

与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文化交流

日益密切。在这一背景下，敦煌逐

渐发展为沟通中原和西域的交通枢

纽、丝绸之路沿线的商业中心、各

种民族与文化交汇的场域。魏晋南

北朝时期，敦煌社会相对稳定，鸠

摩罗什、佛驮跋陀罗、昙无谶等人

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原，翻译佛

经、传播佛教文化，莫高窟也因此

而兴。

莫高 窟 坐 落 于 河 西 走 廊 西 部

尽头，位于敦煌东南 25 千米处的

鸣 沙 山 东 麓 崖 壁 上 。 20 世 纪 初 ，

莫 高 窟 藏 经 洞 的 发 现 震 动 世 界 。

1900 年，莫高窟 17 号洞窟内发现

各类文献数万件。后来，人们将这

批文献称为“敦煌文献”，又称作

“敦煌写本”“敦煌文书”“敦煌卷

子”等；将保存这批敦煌文献的洞

窟称为“藏经洞”。

敦煌文献上起魏晋六朝，下至

宋初，前后跨越 600 多年。敦煌文

献中，以唐、五代时期的文献为主

体，前承吐鲁番文书，后接宋、元

刻本及写本文献，是唐、五代纸本

文献的主要实物遗存，有“中国中

古时期的百科全书”之誉。学者将

其与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明清档

案并称为 20 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

大发现。

敦 煌 文 献 的 价 值 主 要 体 现 在

两个方面。一方面，敦煌文献形

式多样。一是语言丰富多样，除

汉文文献外，还有吐蕃文、回鹘

文、西夏文、粟特文等多种民族

语 言 文 献 。 二 是 文 本 形 态 多 样 ，

除 写 本 外 ， 还 有 少 量 刻 本 和 拓

本。其中的唐咸通九年 （公元 868
年）《金刚经》，是世界现存最早

的 标 有 明 确 年 代 的 雕 版 印 刷 品 。

三 是 装 帧 形 态 多 样 ， 包 括 卷 轴

装 、 经 折 装 、 旋 风 装 、 蝴 蝶 装 、

包背装等各种装帧形态。

另 一 方 面 ， 敦 煌 文 献 内 容 丰

富。敦煌文献中有历史地理文献、

宗教文献、汉文古籍、官私文书、

文学作品等，为我们研究中古时期

的政治制度、社会风俗、民众信

仰、不同阶层文化情况等提供了丰

富资料。在敦煌文献中还有大量反

映丝绸之路的文献，如宗教东传的

记录和中原文化西传的记载，还有

市场物价表、旅行者的书信、买卖

契约等直接印证丝绸之路的文书，

真切反映出古时丝绸之路的整体面

貌与经贸往来细节。

藏经洞被发现时正值清末，大

量敦煌文献被斯坦因、伯希和、奥

登堡等人攫取，其中就包括 《大般

涅槃经》。据统计，敦煌文献目前

总数约 70000 号，国内主要收藏于

中国国家图书馆 （总数 16579 号）

等机构，其余散布于英国国家图书

馆 （总数 17000 余号）、法国国家

图书馆 （总数 7000 余号）、俄罗斯

科 学 院 东 方 文 献 研 究 所 （总 数

19870 号） 及日本、印度、德国、

美国等国家。

敦煌文献大半流散海外，一度

出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

外”的情况。为改变这一局面，中

国学者做出了不懈努力。罗振玉是

敦煌文献最早的研究者之一，在他

的敦促下，伯希和陆续寄回法藏敦

煌文献的照片供中国学者研究。新

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对敦煌文化的保护、整理、研

究、传播逐渐上升到国家层面，成

为重大文化事业。在一代代学者的

努力下，中国重新成为敦煌学研究

中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

促进敦煌文献的回归。如今，敦煌

遗书数据库已正式上线，全彩印

《敦 煌 文 献 全 集》 出 版 工 作 也 已

启动。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版本馆

杭州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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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南非的好望角是非洲大陆

最南端。不少史料介绍葡萄牙航海家迪

亚士，是 1488 年“带领船队航行至非洲大

陆最南端并发现好望角”，另一位葡萄牙

航海家达·伽马则是 1498 年“绕过好望

角，进入印度洋”，开辟了从欧洲绕道好

望角通往印度的航线。甚至一些权威报

刊也不乏“南到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好望

角”等描述。

然而，到实地探访，不必他人指点，

就明白那些说法有误：距好望角不远，波

浪翻卷中，矗立着一座上立灯塔、怪石嶙

峋的山峰，有一面如刀削般的峭壁伸向

大西洋。这就是与好望角纬度在伯仲之

间 的 开 普 角 ，感 觉 就 比 好 望 角 更 南 一

些。根据山腰一处展室内地图上的有关

经纬度记载，开普角的确比好望角纬度

多了一秒，也就是说，比好望角更往南 30
米左右。

登峰眺望，山下的好望角如一只鳄

爪劈波向西，向东则依稀可见绵亘东去

继而在遥远处南向的海岸线。那里是纬

度更高、方位更南的所谓“危险角”，是当

年迪亚士命名的一处海角。这里比好望

角纬度多了 16 分多、更向南近 30 公里。

但这仍不是非洲大陆最南端。真正的最

南端，是在危险角东南的“厄加勒斯角”，

纵向北距好望角 50 多公里，那里才是大

西洋与印度洋的交界处。厄加勒斯角意

为“针角”，指罗盘上的磁针在这里没有

一点偏角地指向正北方向，这意味着在

这个地域，地磁北极与地理北极的方向

正好一致，颇为奇特。

好望角更加奇特，不仅有“非洲大陆

最南端”的误解，附近海域也曾让不少人

产生认知偏差。开普角与危险角遥遥相

对之间的这片海湾，称为“法尔斯贝”，意

思是“虚假湾”。之所以有此怪名，是由

于一些航海者，常常误以为这里是位于

今开普敦市的“桌湾”——庆幸在历经大

洋上的狂风巨浪之后，终于进入了相对

平静的海湾，来到后来成为航行中途补

给站、直至发展成为南非第二大城市的

开普敦。实际上，船只还须驶出这片海

湾，或许还要历经大西洋上的狂风暴雨，

才能到达好望角以北的今开普敦市区。

“虚假湾”之名，既是航海历史的真实反

映，又像是对许多人把好望角当成非洲

大陆最南端这一误解的预言。

不过，哪怕破除了几百年来的误解，

一时倒还未影响到好望角的知名度。除

了厄加勒斯角附近地势相对平缓，不像

好望角峻峰兀立、撼人心魄，更多是缘于

航 海 先 驱 的 传 奇 ，让 这 里 的 故 事 先 入

为主。

当年，迪亚士的船队在这附近遭逢

大风暴几至覆没，最终巨浪把船只冲到

一个未名岬角上才得以幸存，他遂将其

命名为“风暴角”。因为船队向南绕过这

一岬角后，附近的海岸线向北向东，让迪

亚士误以为已经到达非洲最南端。他认

为继续沿海岸线东行，便可抵达印度。

但或许惊惧于好望角的“杀人浪”且存粮

不多，船员不肯继续前行，迪亚士只好率

船队返航。回程经过好望角时，适逢晴

天丽日，这个隐藏了不知多少岁月的壮

美海角，给劫后余生的船员们留下深刻

印象。据说迪亚士返回里斯本时，葡萄

牙国王约翰二世认为既已到达非洲最南

端，打通前往印度的航路就有了希望，遂

有好望角之名。不过也有说法认为，是

10 年后达·伽马的船队成功到达印度并

满载而归后，约翰二世才将风暴角改名。

后一说法有明显讹误：这位国王在

达·伽马 1497 年启航寻找印度前的 1495
年 就 去 世 了 。 只 要 简 单 对 一 下 两 个 时

间，就能看出舛讹，正如细看世界地图上

的非洲大陆或南非地图，就马上会发现

好望角不是非洲大陆最南端一样。但这

一说法却以讹传讹，误导了不少人。

古语说，百闻不如一见。自己到他

处实地看一看，才能驱散脑海心洋的认

知迷雾，触摸世界的真实；欢迎他人到自

己这里看一看，更易破除认知痼见，改变

刻板印象。当然，到了好望角，还能看到

当年让达尔文感悟物种进化的原生态植

物宝库，那间或有狒狒、非洲旋角大羚羊

等一跃而过、一望无边的灌木花野，还有

惊涛拍岸的好望角山边，已标明“非洲大

陆最西南端”的木牌，遐思海洋开拓者的

勇气，更领悟有关矫正认知、探求真知的

途径与哲理。

好望角踏勘
士 心

意 大 利 北 部 城 市 米 兰 是 一 座 拥 有

2000 多年历史的古城，以“时尚之都”闻

名于世，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历史底蕴亦

保留于城中诸多古老建筑中。老城中心

一隅，诞生于 17 世纪的昂布罗修图书馆

静 伫 于 此 ，颇 有 些“ 大 隐 隐 于 市 ”的 意

味。图书馆门前，昂布罗修图书馆前副

馆长、汉学家皮埃尔·弗朗切斯科·弗玛

加利（中文名傅马利）正微笑着迎接我们

的到来。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言谈间对

中国典故信手拈来，对于推动意中文明

交流互鉴，有着独到见解。

一 座 拥 有 数 百 年
历史的图书馆

昂布罗修图书馆创立于 1607年，被意

大利科学家伽利略誉为“英雄且不朽的图

书馆”。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

一，自创建伊始，昂布罗修图书馆便坚持

对公众开放，以“为所有具有艺术或思考才

能的人提供免费的文化教育”为宗旨。经

过数百年发展，图书馆已收藏有上百万册

书籍和 4万多份手稿，其中许多都是孤品。

图书馆创始人费德里科·博罗梅奥

曾写道，来自不同文明的书籍会“给我们

带来许多好处，让我们了解许多既美丽

又有益的事情”。因此，最初的馆藏不少

购自世界各地。傅马利自豪地说：“我们

收藏有古印度和阿拉伯的宗教典籍、古

罗 马 时 代 的 碑 铭 和 古 埃 及 莎 草 纸 文 献

……对于所有这些文献资料，我们一直

坚持向世界各地的读者免费开放借阅，

希望大家能共同探寻不同文明的足迹。”

昂布罗修图书馆是艺术的殿堂，达·
芬奇超过 1000 页的手稿《大西洋古抄本》

和拉斐尔的《雅典学院》素描草图是馆中

最著名的艺术珍品。由于馆藏艺术陈列

丰富，图书馆在成立后不久就设立了美

术馆和绘画学院，供艺术爱好者临摹学

习。目前，对公众展出的《大西洋古抄

本》仅有寥寥数页，上面绘制的草图和笔

记仍旧清晰表达着达·芬奇对人体结构

和机械制造等问题的深入思考，让人不

禁对这位艺术家超越时代的想象力击节

赞叹。在讲解抄本笔记内容时，傅马利

说出自己的心愿——希望有朝一日可以

集合意中专家，完成在中国翻译出版《大

西洋古抄本》的浩大工程。

昂布罗修图书馆的不少藏品都与中

国相关。在珍本阅览室，傅马利小心翼翼

地展开一幅卷轴，一张中文世界地图展现

眼前，卷轴四角的“万国全图”字样清晰可

见。这幅《万国全图》最早出现在意大利人

艾儒略与中国明代官员杨廷筠于 1623 年

合作出版的《职方外纪》中，是现存最早的

中文世界地图之一，向当时的中国社会展

示了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和地理学方面的

最新发现。“这是中国与意大利、与西方文

明交流的早期成果之一，也是我研究的重

点课题。”傅马利介绍道。

在阅览室中，笔者见到，不同肤色、不

同年龄的人正埋头苦读。傅马利说，为更

好利用馆藏文献，昂布罗修图书馆于 2008
年成立研究院，并与全球数百名不同文化

领域的专家学者建立了合作关系。“我们

向世界敞开大门，希望全世界人民加深相

互理解，促进和平与发展。”他说。

一 个 为 两 国 友 谊
服务的心愿

与昂布罗修图书馆一样，傅马利本

人也有着许多故事。作为资深汉学家，

他先后到访中国 30 余次，有时一年就要

去 3 次。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位汉

语流利、学养深厚的汉学家年过四旬才

走上汉学研究之路。在米兰圣心天主教

大学攻读期间，他先后学习了希伯来语、

阿拉伯语、印地语等语言，虽一心想学习

中 文 ，却 由 于 当 时 师 资 缺 乏 而 难 以 实

现。“我在昂布罗修图书馆攻读博士学位

时，当时的馆长十分希望我从事汉学研

究，不仅向我介绍图书馆馆藏的中国古

籍，还将他的一本拥有百年历史的中国

词典赠送给我。”至今想来，傅马利仍充

满感慨。

1994 年，傅马利终于在米兰意中协

会的帮助下开始学习中文，并于 1995 年

首次来到西北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现

国际教育学院）进修。对他而言，这是一

次难忘而美好的经历：“西北大学专门派

车接我到校园，老师和同学都非常热情，

学习氛围轻松愉快，我结交了很多朋友。”

至今，傅马利仍与许多老师同学保持着

联系，每次去西安都会拜访，他们来意大

利也会被傅马利邀请到家里做客。

学成归国后，傅马利先后任昂布罗

修图书馆东方研究部主任、副馆长和意

中协会资深理事等职。他力促昂布罗修

图书馆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大学

等中国高校建立合作关系，邀请中国专

家到图书馆访学交流，并于 2008 年发起

成立“中华文化研究所”。“目前，研究所

每年都在《昂布罗修亚洲年刊》上介绍我

们在意中人文交流领域的合作成果，这

份努力将持续下去。”他说。

前 不 久 ，傅 马 利 卸 任 所 有 行 政 职

务，但依然在西北大学等中国高校担任

客 座 教 授 ，活 跃 在 意 中 文 化 交 流 第 一

线。去年 10 月，他关于昂布罗修图书馆

藏品研究的最新专著《美学、科学与信

仰：昂布罗修图书馆跨越 400 年的探索》

在中国翻译出版。提及这本书，傅马利

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我知道

中国朋友经常用‘为人民服务’表达投

身公共事业的热情，这也是昂布罗修图

书 馆 数 百 年 来 坚 持 的 宗 旨 。 我 希 望 将

更多意大利的历史文化、意中交流的故

事分享给中国朋友，为人民服务、为两

国友谊服务。”

一份充满诗意的期许

作为文明古国，中意两国一直保持

着友好交往。傅马利认为，昂布罗修图

书馆自创立伊始便见证了意中之间文化

交流的悠悠历史：在《万国全图》之外，图

书馆还有许多与中国相关的典籍、文物，

比如馆藏的《马可·波罗游记》手抄本等

等。此外，图书馆馆藏中最早一批中国

典籍来自 17 世纪初的欧洲传教士金尼阁

和邓玉函，他们在意中交流史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金尼阁率先将《伊索寓言》，以

及《诗经》《尚书》等中国经典分别译介至

东西方；邓玉函是伽利略的朋友，他在徐

光 启 的 推 荐 下 参 与 了 明 代 历 法 的 修 撰

工作。

中 意 文 化 交 流 的 传 承 故 事 续 写 新

篇 。 去 年 10 月 至 11 月 ，傅 马 利 前 往 中

国，在浙江杭州和陕西西安等地见到许

多老朋友。在浙江大学和西北大学，他

开展学术讲座，并代表昂布罗修图书馆

与西安空港新城图书馆签署《互建丝路

图书馆协议》，以学术研讨、图书推荐、文

物展示等方式促进两国民间文化交流。

除汉学研究，傅马利对于古代两河流

域文明、希伯来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均有研

究，对跨文化交流有着深入思考。在他看

来，不同文明之间存在诸多共通之处，这

是国与国、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共同进

步的重要前提。他说，当我细细品味张择

端的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时，会不自觉

代入现代米兰繁华街头的场景，相隔千

年、相距万里，画面展现的人类社会风貌

高度相似。再比如，当我在中国参加自己

的新书发布会时，会想到拉斐尔的壁画

《雅典学院》：热爱阅读的中国读者提出许

多高水平问题，蕴含诸多思考，这与画中

希 腊 哲 学 家 们 探 求 真 理 的 精 神 别 无 二

致。人类文明的精华能够跨越时空，以我

们都能理解的方式流传至今。

傅马利高度赞同中国提出的全球文

明倡议，在他看来，欧洲文艺复兴肇始的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拜占庭和阿拉伯国家

保存的古希腊罗马典籍回传到欧洲，促

进了思想繁荣，这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结

果。“全球文明倡议有利于在当前充满不

确定性的世界促进相互理解，进而保证

和平与发展。”他说。

当前，中意文化交流不断丰富，包括

昂布罗修图书馆在内的许多意大利博物

馆藏品都曾在中国展出，意大利民众对

书法、茶艺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也日

益浓厚。傅马利的外孙曾在中国学习，

这让他与中国的缘分又多了一层。谈及

两国友谊的明天，他的期待充满诗意：

“我家里挂着一幅书法作品，上书毛泽东

主席的词作《卜算子·咏梅》，我想引用其

中的一句表达心意——‘待到山花烂漫

时，她在丛中笑’。”

图①：2023 年 11 月，傅马利在陕西西

安出席昂布罗修图书馆与西安空港新城

图书馆互建丝路图书馆签约仪式并致辞。

图②：傅马利所著《美学、科学与信

仰：昂布罗修图书馆跨越 400年的探索》。

以上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图③：昂布罗修图书馆外景。

约翰内斯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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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展出的《大般涅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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